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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与长寿红利

杨菊华

摘要:“长寿时代”是一个比老龄时代更积极、更富前瞻性的概念.长寿时代、长寿社会与人口老龄化、老龄

社会的概念虽有交叉却并不等同.长寿时代蕴含着长寿红利,包括人力资本日渐丰厚、经济资本大大提

升、技术资本持续增强、社会资本不断延展等.激发长寿时代的长寿红利,须从延长长度、拓展宽度、挖掘

深度入手,延展个体生命周期的生产性年龄时长,激发个体资本禀赋潜在的多维面向,突破长寿红利的浅

表层次,在系统性的制度、组织、个体努力的多重保障下,助力长者都能实现自我价值,达成各享其益、各得

其美、美美与共的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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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条件的长足进步、
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类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在１９９８年“国际老年人年”启动大会上,时任联合

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宣布“目前人类已进入长寿时代”.截至２０２１年,我国６０岁和６５岁及以上人

口分别为２６７３６万、２００５６万,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８９％和１４２％,表明中国已由老龄化社会转入老龄

社会.高龄长者的规模也快速增长,百岁人生更为可期,从未经历、前所未有的“长寿时代”已然来临.
人口年龄结构的颠覆性转变,无疑构成人类发展时间轴上的新特征与未来社会的人口新常态① .

然而,面对这一社会进步的巨大成果,整体社会思潮却较为负面、消极与否定,总是给长者贴上“落伍、
衰弱、疾病、负担”等标签,强调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如正在变老的人口老化了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提高了老年抚养比、加大了社会保障压力和各类服务需求等.但是,“长寿时代”不同于“老龄社会”,
从“长寿”眼光来审视这一现象,可能得出正面、积极、肯定性和前瞻性的结论.

本文以“长寿时代”为切入点,尝试界定长寿与长寿时代这两个核心概念,分析长寿时代蕴含的长

寿红利,探讨激发长寿红利的可能路径.长寿是人类社会长期努力奋斗、不断进步的结果;在小农社

会,年长是成功的表征,长者多会受到家人与社会的敬重.长寿红利是指通过对长者各类资源和价值

的认识、开发与利用而激发出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长寿时代的到来,必将重塑社会各种制度安

排、组织结构与代际关系.面向新时代,秉持人类情怀、历史深度,坚持创新思维,探究新的人口特征

及其演变逻辑,积极开发长寿红利,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现,也事关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大局.

一、长寿时代已然来临

中国自古就有“长命百岁”“颐养天年”之说.古代帝王多追求长生,普通百姓也希冀长寿.这些

理想与行为折射出的,是人类在漫长岁月中过高的死亡率和很短的预期寿命.长寿作为健康的重要

标志,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方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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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管理世界»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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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长寿时代与长寿社会

何谓“长寿”? 何谓“长寿时代”? 对于这两个基础性问题,目前仅有定性的描画,却无明确的定

义.长寿是一个动态且较主观的概念,不同时代的认知有别.杜甫曾言,“人活七十古来稀”,表明在

死亡率很高的农业社会,７０岁可作为长寿的临界值;意大利社会学家则提出,只有年过７６岁,才算真

正意义上的老年人①;２００２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４５岁以下为青年人,４５ ５９岁为中年人,

６０ ７４岁为年轻老年人,７５ ８９岁为老年人,９０岁及以上为长寿老年人,１００岁之人被称为寿星.
笔者认为,寿命是界定长寿的最主要标准,“长寿时代”取决于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高低.在个体

层面,若人均预期寿命不足最长理论寿命(约１２０岁)的６０％,很难说他是长寿的;在群体层面,若总体

人群不能活过最长理论寿命的一半,也很难说该社会就进入了长寿社会、该时代进入了长寿时代.以

此为基,笔者将长寿定义为７０岁及以上.这与古人“人活七十古来稀”、当下“年过７０才算老”②、人均

预期寿命超过７０岁的国家即为长寿国家的 WHO 的标准不谋而合,当然,这无疑是一个较低的长寿

临界值,将随寿命的进一步延长而进行动态调整.从群体层面看,１９９６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７０
岁,步入了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长寿社会与人口老龄化、老龄社会的概念虽有交叉,却不等同.前者取决于人能“活多

久”,即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顶端模态(绝对的量),但后者同时取决于“活多久”(寿命)和“生多少”
(生育率),即金字塔顶端和底端特征(绝对的量、相对的比);前者不可人为逆转,后者却可通过生育行

为进行改变.当然,长寿时代也可以是一个相对概念.联合国将６５岁及以上人口与０ １４岁少儿人

口的比值(老少比)超过３０％的社会界定为老年型.２０００年,我国的老少比首次超过３０％;若以此为

标准,则中国进入长寿时代的时间比７０岁的标准略晚几年;２０２０年,老少比高达７５２％.这将是未

来３０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人口常态,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形一步步演化为底端收敛、顶部扩张

的柱状.尽管相对定义具有流变性,因为它同时取决于人活多久、生多少这两个参数,但预测显示,

２０５０年前后,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将约占中国总人口的２９％,８０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将超过１亿,长寿特

征只会更加彰显③.
若以人均寿命为本,而非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或生产工具的使用为基准,则人类社会可划分为短寿

时代、中寿时代、长寿时代.未达到普遍长寿的时代是一个旧文明时代,而达到了普遍长寿的时代是

人类的新文明时代④.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是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最大的成就,是发展水平在微观

个体身上的缩影与投射.当人们普遍活得更久,个体生命周期和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后移,人类社会

就进入一个亘古未有且日渐稳定的新的长寿状态.长寿是一种不可逆转但有极限的人口特征,这
种特征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目标、手段、模式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⑤.

(二)长寿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过高的死亡率使得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低于３０岁(但这并不是说古人都只

能活到二三十岁),人口增殖速度缓慢,年龄结构一直属于年轻型.工业革命后,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

和日常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快速降低,人口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但直到１９００年前,出生预

期寿命虽明显增长,但都在３５岁以下徘徊.二战后,全球各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快速提升,长者数量越

来越多、人口年龄结构渐渐变老.２０００年,全球６０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首次超过１０％,标志着人类社

会已步入了老龄化时代.当前,尽管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起点、进程、速度、结果相差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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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团:«从“负担”到“财富”»,«人力资源»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杨菊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杜鹏、李龙:«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杨团:«从“负担”到“财富”»,«人力资源»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孙家驹:«创新社会管理 收获长寿红利»,«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但全球中等以上收入国家普遍行进在人口老龄化之路上,多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７０岁,日本超过８０
岁.换个角度看,普遍长寿已构成人类文明的新标识;而且,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有望将人类寿命延

长３０％以上①,长寿是２１世纪全球人口的基本特征和共同未来.
中国也是如此.因史料缺乏,我们很难获得古人甚至近代人口精确的出生预期寿命,但概而言

之,直到晚清时期,国人的预期寿命约介于２０ ４０岁之间,缓慢增长②;１９３０年代,出生人口的平均预

期寿命约为３５ ３７岁③④;在民国早期统计的各年龄段死亡人口中,１ ５岁夭折为最,但一旦熬过婴幼

儿期,３５岁后死亡率才逐渐上升,５０岁尤其是５５岁后死亡率才明显升高⑤.
出生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综合指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

恢复和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１９４９ １９５７年,人口死亡率从２００‰
降至１０８‰,人均预期寿命从３５岁升至５７岁.此后,在摆脱贫穷落后、全面解决温饱、实现基本小

康、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一次次历史性跨越发展中,出生预期寿命也实现了一次次跨越:１９７０年代超

过６０岁,１９９０年代超过７０岁,２０１９年升至７７３岁.如果说,从文明社会形成以来到民国时期,人口

预期寿命增长一倍约花了４０００年时间的话,新中国成立后,寿命翻番仅用了７０年的时间.今天,人
活七十绝非古稀了.而且,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追踪调查显示,绝大多数６０多岁的人并未

认为自己已经老了.而且,可能因为年龄选择效应之故,年纪越大,主观老化年龄越大(见表１);也就

是说,老年人自身有着更为积极的老年观.

表１ 对“多少岁开始变老”的主观认知 (单位:岁)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

全体样本 ７０．０５ ７０．９１ ６９．７０

分年龄组

６０ ６４ ６７．５６ ６９．７０ ６７．９６

６５ ６９ ６８．９８ ７０．４２ ６８．３９

７０ ７４ ７１．０８ ７０．７８ ６９．７０

７５ ７９ ７２．７６ ７２．２８ ７０．４７

８０＋岁 ７５．９１ ７３．５１ ７３．７７

样本量 ８５３６ １０８３６ １０１２０

　　资料来源: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

(三)长寿时代挑战“三段式生命周期”
长寿时代悄然但快速来临.因为悄然,社会的有效反应尚在摸索之中;因为快速,社会方方面面

的准备都还刚刚起步.目前,学界、政府和社会过多强调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由此产生对长寿时

代片面和消极的认识,给它贴上“银色海啸”“老人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等负面标签.
对“老”的恐惧心态,折射出视长者为闲人、失用之人的旧思维.“老”不仅仅受制于生理状况,也

是一种社会建构.迄今,个体一生被划分为三大阶段———学习期、工作期和退休期(养老或颐养天年

期).“三段式生命周期”原本具有尊重与孝敬长者之意,但后者将退休人群建构为“老”,造成代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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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团:«从“负担”到“财富”»,«人力资源»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林万孝:«我国历代人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生命与灾祸»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SeifertH．E．,“LifeTablesforChineseFarmers”,MilbankMemorialFundQuarterly,１９３５,１３(３),pp．２２３２３６．
侯杨方:«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侯杨方:«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间和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张力;长者自身也逐渐内化“年迈老衰”的身份.然而,形成于短寿时代的三段

周期并不适合长寿时代.在短寿时代,１５岁及以下和６０岁及以上的人口均被视为被抚养人口,即人

们在１５岁后便可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６０岁后则正式退出职场.在长寿时代,九年义务教育制的推

行、普通和职业高中的普及、大学扩招和研究生入学率的大大提升,使得低龄人口需被抚养的时间远

超１５岁;超过一半的青少年人口在２２岁左右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博士则在３０岁左右才会自立.
相反,老年阶段几乎占到个体生命历程的１/３,但实际需要赡养的时间却不长: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生活

不能自理者不过５％,其日常生活需要帮助的起始年龄约为７０岁.
这意味着,现有的人生三阶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①;长者被退休、被保障、被优待等旧思维、旧

做法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调适,三阶段模式亦应被改写.应使长者能够通过终身学习、继续工作、参
与志愿活动和休闲娱乐活动等,继续有效地融入经济社会生活中,在生命历程的后一阶段,依然可以

实现个人价值、提升自我效能感.同时,他们的智慧与价值若能得到社会的真正承认,便可构成长寿

时代长寿红利的源泉.

二、长寿红利的资本底蕴

２１世纪是一个发现长者的世纪.人口红利和人口机会是近年的社会热词,二者均强调劳动年龄

人口的经济价值.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社会上普遍盛行人口红利消失的悲观情绪.然而,在
长寿时代,长者身上蕴含着丰富的“长寿资源”;这些资源若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即可形成巨大的

“长寿红利”.长寿红利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寿命的延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正向效益,即因长者

规模扩大所产生的消费以及社会参与对经济增长形成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作用②;低龄长者身上蕴含

的生产性资源,更可能激发的新的经济奇迹.寿命的延长重塑了传统“学习 工作 养老”的三段式人

生模式,人们可有更长的学习时期、工作时间和老龄阶段.长寿奇迹可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长寿红利的最大化,便是老龄化对经济负面效应的最小化③.

长寿资源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人手)、人口素质(人才)两方面.“十四五”“十五五”时期是我国

老龄人口“爆炸式”增长之时,７０岁以下低龄长者的总量将十分巨大.２０２０年,６０ ６９岁人口共１４７
亿人,占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５５８％;２０５０年,低龄长者规模将高达２０９亿人,占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

４３０％④.他们教育程度提升,多数人身体健康,继续就业或再就业意愿强,构成长寿红利的人口基

础.对此,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本文仅聚焦于长者的资本禀赋(即人口“质量”),分析长者素质提升所

蕴含的长寿资源.
(一)人力资本日渐丰厚

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２０２０年,中国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９９１年,受过大专

及以上教育人口达２２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５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５４％.其中,长者的平均

教育年限超过６年、城镇男性长者超过９年,达到初中水平;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占１３９％,比２０１０
年增加了２０８５万人、提高了５个百分点.随着１９６０年代后出生人口渐次步入老龄队列,低龄长者的

教育资本还会持续改善,生产性潜能还将稳步提升,加之长者内部的新老更替,长寿红利的机会窗口

可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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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曾是“智者”,是人类知识和生产经验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用生命长度和生活深

度编织了独特的经验价值①.长者在长期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与技能,是弥足珍贵的人力资本.该优

势也使社会启用长者的人力成本远低于培养新人的成本;年长员工和年轻员工同行,有利于“隐性知

识”的代际传承②.相比年轻人,年长员工的流失率低、出勤率高、事故率低、对企业的忠诚度也高,更
愿分享知识和经验;在知识密集机构,长者累积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是个人更是机构和社会的宝贵

财富③.
长寿时代本身就是健康资本改善的结果.如前所述,我国在２０００年前进入长寿国家行列后,人均预

期寿命持续提高,２０１９年为７７３岁.２０２０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首次突破８０岁,达到８０９岁.尽管长

寿不等于健康,但延长的寿命并非都是无效寿命,今天长者的身体素质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好,生命力、生
产力、思维力、创造力都可延续更长时间.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中国人的健康预期寿命达

６８７岁,占平均预期寿命的８９８％,趋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２０２０年,６０岁女性的平均余寿为２４３
年,６０岁男性的平均余寿为２０７年,分别占两性出生预期寿命的２７％和３０％④.而且,超过一半长

者在去世之前,各项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完好且保持稳定,中低龄长者多能过上活跃、有意义的生活.
(二)经济资本大大提升

经济资本可从经济的独立性与衍生性两方面进行分析.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推进,城乡长

者大都可获得各种形式的养老金.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

的长者不足四成.这个数值虽然依旧不低,表明家庭仍是众多长者经济生活的重要承担者,但它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了２０４个百分点.而且,随着农村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和后小康社会脱贫巩固率的提

高,我们有把握研判,长者的经济独立性不仅会随之提升,且其日常经济生活来源的稳定性也会得到

进一步的巩固.
经济资本的改善,有助于促进长者的消费或储蓄,助推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即老龄产业、

老年产业,是指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专门为长者消费服务的产业.长期以来,长者在消费方面较

为保守.一方面,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他们,经济上难以自养,多完全或部分依靠后辈供养.经济的

不独立性与经济来源不稳定性决定了他们在消费方面难以行从心愿.另一方面,即便有独立且稳定

的经济来源,在多子女时代,他们更会考虑后辈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福祉.而在少子女且经济来源更

稳定的长寿时代,长者的消费行为或会随之改变.长寿时代的到来与经济资本的改善相叠加,长者消

费群体将越发庞大;消费意愿、消费行为的改变,将会推动“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产业也将成为

“朝阳产业”.
(三)技术资本持续增强

技术资本是一个新的概念.与长寿时代同步,２１世纪也是一个以互联网为基本特征、信息技术拥

有赋权、促进社会参与和延展社会网络等功能的数字时代.当前,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中坚力量,长者的网络参与已成为生产性老龄化的重要形式.他们在网络中消费、交友、娱乐,通过互

联网进行有偿劳动和志愿活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２１年间,中国

网民规模从期初的６２万人发展到期末的１０１亿人,网民普及率已占中国总人口的７１６％;在全体网

民中,５０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６％增至２０２１年的２８％;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也从

１９９９年的０４％增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２２％,增幅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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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上半年,５０ ５９岁、６０岁及以上年龄组的网民群体人均手机APP数量已分别达到４０个与

３３个,并在网上进行多样性的活动.２０２１年,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发布的«中老年人网络社群

生活现状研究报告»显示,在使用微信的中老年人中,功能使用的排名依次为社交类功能(９６％)、支付

类功能(８５％)、信息类功能(６７％),线上支付惠及中老年人日常生活服务,微信已经渗透到中老年人

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数字时代和长寿时代,长者自身对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践行,都需要数字能力的支持;反

过来,数字技术也成为实现积极、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手段,长者的健康、参与与保障都离不开数字技术

的影响.①

(四)社会资本不断延展

随着人力、经济和技术资本的持续改善,长者的社会资本范畴与获得途径也不断拓展.社会资

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与社会结构中,表现为社会网络、规范、信任、
权威、声誉、人缘、口碑、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无形的社会资本可给个人或群体带

来收益.
社会网络可分为初级、中级和次级,由此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初级社会资本源自基于血缘

与亲缘构成的社会网络.在少子化时代,大家庭已较罕见,这类资本大大削减.中级社会资本源自基

于地缘形成的社会网络.与初级社会网络及其所构成的社会资本类似,在城镇化过程中,乡土中国的

衰落、城市中国的私密追求,以乡土为连接的中级社会资本也大大淡化.但是,与此同时,因业缘、趣
缘等形成的次级社会网络及其蕴含的社会资本却大大拓展;换言之,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在

不断凋敝乡村的同时,也加强了因劳动力市场参与形成的职场联系以及因志趣相投而形成的趣缘连

接.这些连接因数字技术而会长久维持并不断更新,既可加强长者与外界的联系,扩大他们的社会交

往面,维持身心健康,也可为他们聚拢更多的社会资源.
总之,在长者群体内,队列的更替和年轻长者各类资本禀赋的持续改善,人口质量的大大提升,均

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劳动参与意愿,推动由参与率向生产效率的转变,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长寿资

源”.重新审视、看待和对待长者的既有思路与制度安排,合理挖掘他们身上潜藏的资本禀赋,构建更

加包容、友好、“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长寿社会”,将是长寿时代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势能.

三、长寿红利的开发路径

２０２１年,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社会,未来二三十年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

多、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通常,提高生育水平、延迟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主要手段,
前者可降低长者的占比、延缓老龄化峰值出现时点,但无法降低其绝对总量;后者可撬动长者的潜在

价值、激发他们继续贡献社会与家庭的潜力.在长寿时代,更应鼓励、支持长者继续参与社会,撬动他

们的潜在价值和蕴藏的多元红利.
“参与”是开发长寿红利的重要路径.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学者即已开始讨论长者参与的话题,但彼

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还很年轻,社会各界主要聚焦于人口的过快增长,故长者参与理念多是出于对

个体自我实现的考量.在长寿时代,不仅长者自身具有更强的参与意识,且时代也需要他们更积极、
更普遍、更深度的参与.目前,学界已从观念变迁、制度建设、经济常态②、公共治理③、积极老龄化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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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①、居住安排②、生命历程、人生规划③等方面讨论了老年红利的开发路径,笔者将以“参与”
为核心话语,从“三度”(长度、宽度、高度)视角,来思考和探索长寿红利的开发与利用.

(一)延长长度:渐次延展个体生命周期的生产性年龄时长

随着寿命的延长和人力资本的改善,越来越多的长者有继续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意愿,低龄长者尤

其如此.这种意愿有利于长者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设想行得通、办得到、可落地、能推进,有利于

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增加人力资源数量,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活力④,而这一新活力既是长寿

红利的体现,也是释放长寿红利的手段和路径.
在长寿时代,必须突破人生三阶段的传统划分模式,通过推行男女同龄退休(除特殊情况外)、延

迟退休年龄,把低龄长者真正纳入劳动年龄人口,延长个体生命周期的生产性年龄时长.国际社会对

劳动年龄人口的定义是１５ ６４岁,但我国的退休年龄比该定义早５ １５年.而教育资本的改善,普遍

推迟了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当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不变,受教育程度越高,实际工作年限

则越短.低龄段人口的就业延迟与高龄段人口的职场早退,劳动年龄的底端和顶端双向挤压,使得我

国人口的实际抚养比高于统计抚养比.在长寿时代,必须通过退休年龄的调整,把生产性年龄的上限

向后挪移⑤,弥补更晚进入职场的时间,形成“上学更长、寿命更长、工作更长”的人生新格局.

２０１３年,中国政府即已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２０２１年,国家出台了落实延

迟退休年龄的初步方案.随着在１９６０年代中国出生人口最高峰时期(年均出生人口约２５００万人

３０００万人)出生之人即将进入６０岁,现行标准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缩减.但是,若在未来３０年

内,根据我国人口发展态势顺势而行、顺事而为、顺时而动,以弹性和有一定区间选择的模式,首先实

现男女同龄退休,继而将退休年龄渐次推延至６５岁,把５０/５５/６０ ６４岁女性和６０ ６４岁男性人口转

变为劳动年龄人口,是收获长寿红利的最直接路径,可替补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降低老年抚养

比、减轻已然难堪重负的养老金压力,满足多数长者不服老和自我实现的诉求.
(二)拓展宽度:着力激发个体多维资本禀赋的潜能

长寿红利具有多面向性.这种多面向性要求多维度开发长者的各类资本禀赋,多层次地促进他

们的社会参与,增加他们的社会参与面.长寿时代与数字时代的交叠,可为长寿经济形成助力,弥补

长者体力劣势,赋能他们继续参与社会生产与价值创造.
一是注重多种类型的社会生产.在现阶段,长者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续聘、返聘、再就业

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继续在原部门或转到其他部门,从事农副业、工商业、新型服务业、专业技术、
文教卫生、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生产性劳动,亦可参加纠纷调解、环境卫生监督、交通管理、治安联防和

居委会等社区性工作.由于城镇中老年妇女退休更早,故尤其应注重发挥她们的作用.
二是注重家庭参与的社会效应.延长退休年龄,有助于撬动长者的生产性潜能,直接带来生产性

红利,但长寿红利也包括长者的家庭贡献.进入老龄阶段的个体迟早都会退出劳动力市场,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们的价值和贡献就此消失.相反,他们只是从公共空间转入私人空间,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

任.他们对配偶和家人的照护,使子女可从家事中抽离出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由此

提升工作效能与创造力,而这恰是家庭参与带来的(间接)长寿红利.
三是注重消费参与的经济价值.长者的消费行为同样有助于激发长寿红利.消费带来的经济促

进也是一种“长寿经济”或“银发经济”.长寿经济不仅局限于老年阶段,它还可触发一系列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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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为年长时消费而进行的筹资与积累,以及为“老有所为”进行的教育投入等.因此,长寿时代的来

临正在赋予长者新的社会角色,需要改变工业时代以来的生产组织方式,激发长寿经济的更多可

能性①.
(三)挖掘深度:注重发挥长者社会教化方面的智慧

深度是指参与的层次.当前,长者的参与主要限于娱乐、休闲、志愿活动等,跳广场舞和打麻将是

女性长者、打牌下棋是男性长者的重要活动内容.２０１８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数据显示,约１/３的受访

者参与了不同形式尤其是正式的志愿活动.在城镇地区,部分教育程度较高的长者也会参与老年大

学.所有活动都有助于长者维持社会网络、保持生命活力与自我效能感;但是,在全部老龄人口中,活
动参与者的比例较低;且其参与也多停留在浅表层面,他们身上蕴藏的更丰富的智慧与才能尚未得以

施展.
长者是长寿时代新文化的主要塑造者,他们身上蕴含的隐性知识不仅可直接创造经济财富,而且

还具有政治、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必须重新认识长寿的意义,消除对老年群体的刻板

印象或保护性的歧视,拓展当前以尊老、孝老、爱老为基调的伦理性文化,形成适合于长寿时代的积极

的、新型的、更具有包容性的年龄文化.在继续支持他们从事志愿活动之时,鼓励并支持他们的创业

创新活动,发挥他们在经验传授、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势.对知识分子阶层,亦可鼓励他们适度参加社

情、民情、国情调研,为政府部门工作建言献策,提供咨询.
长寿时代前所未有,长寿社会的治理工作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同样史无前例.基层作为社会的

毛细血管,处于矛盾和问题的最前端,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责任大、人手短缺,治理工作面临诸多困

境.② 不过,长寿或可为这些基层治理的痼疾带来新的应对机遇.长者生活于社区,与社区联系紧

密,热心并多有闲暇,故激发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社区主人公意识,增强他们的参与行为、引导他们全

面参与基层治理,可形成基层治理的延伸之手———借由长者的家庭地位和在本地的声望,推动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协调社区矛盾,有助于创新基层治理手段,化解基层矛盾,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四、简短结语

长寿时代的到来,是人口年龄结构之大变局,标示着人类孜孜以求的长寿目标的达成,人类社会

还将在长寿之路上继续行进.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了界定长寿和长寿时代的标准,梳理了长寿时代背

景下长者资本禀赋的改善及其蕴含的长寿红利,尝试性地讨论了长寿红利的开发路径.显然,前所未

有的少子长寿时代,与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等同样宏大的社会背景密切交织,构成当下社会全新

的、重大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不仅关乎个体福祉,而且也是人类的共同命运.同时,人口年龄结

构的逆转,其后果必然会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驱动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社
会结构的长远变革、制度安排的全面重构.

在２１世纪,无论家庭还是社会,中国还是世界,年幼还是年长,都将有更长时间与长者“共舞”.
认识长寿时代、发掘长寿时代的长寿红利,是人类文明旅程中的新课题与新机遇.面对这一史无前

例的人口形态,国际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从恐惧、消极到积极的过程,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韩
国、美国、德国等,已通过不断推迟退休年龄或其他手段,将发掘长寿红利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重要举措.虽然国情不同、制度有别,但先发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都为我国开发长寿红利提供了

参考借鉴.

０１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管理世界»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杨菊华:«家庭转变与基层社会治理关系研究»,«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当然,开发长寿红利,关涉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等多个层面,需要一系列制度、组织、服务保障

以及个体的主观意愿和行为努力.只有社会真正形成“老有所为”的新型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只有

长者怀抱更为积极的年龄认同,他们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真正各享其益、各得其美、美美与

共;国家也才能在长寿时代的全新时局中把握住长寿红利,开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篇章.

LongevityEraandLongevityDividend

YangJuhua
(SchoolofEthnologyandSociology,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P．R．China)

Abstract:In２０２１,thepopulationoftheelderlyagedover６０and６５inChinaexceededover２６７milＧ
lionand２００millionrespectively,accountingfor１８．９percentand１４．２percentofChinastotalpopuＧ
lation,andthepopulationofthoseaged８０andaboveisalsogrowingrapidly．ThesenumbersindiＧ
catethatChinahasmovedfromanagingsocietytoanagedsociety．Livingupto１００yearsismore
promisingthaneverbefore,andthe“eraoflongevity”,whichhasneverbeenexperiencedbefore,

hasalreadyarrived．Inthe２１stcentury,thefamilyandsociety,Chinaandabroad,youngandold,

willhavealongertimetolivewiththeelderly．Recognizingthelongevityera,anunprecedenteddeＧ
mographicpattern,andexploringthelongevitydividendofthelongevityera,arebothnewchallenＧ
gesandopportunitiesinthejourneyofhumanciviliz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efinetheconcepts
oflongevityandthelongevityera,analyzesthelongevitydividendembeddedinthelargelyextended
lifeexpectancy,anddiscussesthepathtostimulatethelongevitydividend．ItproposesthatthelonＧ
gevityeraisaconceptthatismorepositiveandforwardＧlookingthanthetermofagingeraorpopuＧ
lationaging．Italsosuggeststhatinordertostimulatethelongevitydividend,itisnecessarytoexＧ
tendtheworkingyearsofindividuallifebygraduallydelayingretirementages,expandthevarieties
ofproductivitybyinspiringtheproductivepotentialsoflargelyimprovedmultiＧdimensionalcapital
endowmentofindividuals,andexplorethedepthofproductivitybygoingbeyondtheparticipationof
SquareDancingorvolunteering,andplayaroleinpassingonculturalheritageandpoliticalwisdom,

etc．Withfavorableinstitutionalandorganizationalsupport,aswellasindividualswillingnessand
effortsofcontinuoussocialparticipation,theelderlycanrealizetheirownvaluestothefamilyand
thesociety,thegoalsofselfandotherscanbeunified,andthustheworldcanbeharmonized．
Keywords:Longevity;Longevityera;Longevitysociety;Longevitydividend;Agingdivid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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